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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莞屏泪珠成串。他不曾记
得自老院公去世后流过这么多泪
水。他从头叙说那场该死的“北煞
风”，说老院公的临别嘱托。“我只
想交还一件物品，看她一眼，然后
就原路返回。是那双眼睛牵住了
我。奶娘！”花婶为他解了头上的
绫带，仔细拢起散发，系好，直盯
着：“屏儿，你今夜从这里离开，这
辈子就见不到奶娘了。你就像我
亲生的，是吃我的奶长大的！今
儿，就是这会儿，你要迎着蜡烛给
我发个誓！你说，挣脱了皮也要逃
出老万玉家！你说给我听！”

“奶娘，我说。我说了。”
“你大声说，一字不差地说与

我。”
舒莞屏跪下，一字一字说了

一遍。他站起：“奶娘等我。您等我
啊，前后不过两天三夜，我必定做
到！”花婶揩去他的泪滴：“屏儿，
你记住，奶娘没什么紧要，你只记
住发过的誓就好，断然不可反悔！
也许吴院公做错了一件事，也许
我错怪了他。屏儿，你愿最后听奶
娘一个故事吗？”“奶娘，我听着。”

“奶娘进舒府那年十九岁。老
爷太太待我如同至亲。吴院公年
轻，那时没一丝懈怠，对下人体
恤，处处行事公道。我从没见过这
么俊气的男人。他骑马舞剑，我都
在看，只不敢走近。我不知他为什
么独身一人，觉得他在等一个人，
这人是我该多好啊！我自知配不上
他，夜里对天祷告，说就让这个男
人正眼看看我吧！我那时像个小姑
娘，又像嫁人前那样脸红心跳了。
吴院公一点都不知道，他要操舒府
的心，哪有空闲看一个奶妈啊！”

她擦着眼睛，侧过脸庞。
“后来呢？”舒莞屏觉得颤颤

的询问被夜气吞没了。

“后来就是那个夜晚。吴院公
浑身是血进来，我为他包扎。我吓
晕了。我想这个人该留给我，我会
伺候他一辈子。他有了假腿，又能
骑马了。我看着人和马，知道自己
还是不配这么好的男人！屏儿，我
这会儿告诉你，奶娘这辈子心里只
有一个男人，可他直到离开那天都
不知道！”

舒莞屏泣呼：“奶娘啊！”“屏
儿，时间不早了，快去救府里那些
人吧！我把话说出来，也就再无牵
挂了！走吧屏儿！”她把他的额头
按在胸前。

“奶娘等我！”这是他最后的
叮嘱。

舒莞屏直奔朱砂滚子万东将
军那儿，副将一直碎步跟随。万东
将军垂下眼睛，显然忍住了恼愤：
“营里依规行事，编册完毕，自然
会连人带物一并呈送，巡督以为
有何不妥？”舒莞屏知道无须议
辩，只留下一句生硬的告诫：“将
军必能知晓舒府之重。请将军严
束部属，不得对女子有丝毫冒犯。
兹事体大，故而再嘱。我将连夜赶
回府中面见大公，不日即有裁
定。”“嗯哼？”将军瞪起一只独眼。
舒莞屏站起。

舒莞屏大步出门。朱砂滚子
万东对欲要追去的副将说：“由他

去吧。好生蛮气。”副将一脸困惑：
“也许大公有言？咱们如何是好？”
“先应付几日，备下运送人和物器
的车辆。”

憨儿几位一直在院中等候。
舒莞屏说：“诸位听好，行程有变，
我须立马回返。憨儿与总兵匠师
及一位武士留下，另外两位随我上
路。”憨儿看看总兵，又望着舒莞
屏：“我和大人一起吧！”“营中事
大。须留意这些女子，切切护守。”
他的手放在憨儿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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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匹快马驰出白石镇。北风
正疾，时近午夜。两位武士一路引
前殿后，无奈巡督大人的马总要冲
在前边。如果去沙堡岛即要向北，
中间至少换乘一次篷船。三匹马
直奔西部山岗，从那儿急驰三十里
再转向西北，正是行营方向。舒莞
屏叮嘱自己：万玉大公就在那里，
我要面见大公！这是至危之时，除
了她，无人能够挽回那些生命。

“天哪，我已别无选择。”他知道，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哪怕只为了
奶娘，自己也会向大公发出乞求。
冷风刺向双颊，他只顾催促快马。

一天一夜，除了下马饮过流
溪，再无耽搁。三匹马都在淌汗。

抵达行营天色还早。舒莞屏让两位
武士宿下，自己直奔小院。“她会
在那里，也许正在晚餐。大公啊！”
他心中默念，双手攥紧，望向连成
一体的草顶大屋。身穿黑衫的卫士
引他去一间小厅，说一声“大人稍
待”，然后走开。茶饮已凉。内侍终
于回来：“总教习大人，大公昨日
忙到凌晨，这会儿刚用早茶。她在
书房见您。”

踏入这间屋子，如同梦幻。陈
设如旧，空无一人。有某种草药的
气味。仆人请他坐到长案一端，另
一端有空着的高背椅。案上铺了布
巾，除了一件朱红瓷瓶，不见其
他。书架旁的盆花还在。他目不转
睛盯着角门，等待开启的一刻。
“大公！”他在门扇推开的同时喊
道，双腿欲迈向前，却被钉住一般
僵在原地。大公做了个手势，坐在
另一端。啊，大公有些瘦了，头上
还是那条浅紫色锦缎，长眉微蹙，
似有怜惜。果然，大公已经得知他
几天几夜驰行山岭。

“大营的快马也在公子后面
赶来了，我刚刚看过他们的呈报。
舒府之事实出意料！可惜补救已
晚。公子该不是为那三位姨娘吧？
奶娘必定得到照抚，一切从愿。其
他人也断不会难为。”大公语气平
缓，没有一丝躁急。 （未完待续）

南归雁跟他是同学，已成镇上一把手了，他还
被人家使来唤去地盯梢、蹲坑、伺候人。说他，他还
有理八分的：老同学才来，分配工作你能驳人家面
子？加上着了魔怔地爱观天象，她妈说，那就是个
石灰窑里扔块砖———白气冲天的货！玩物丧志，谁
有啥法。别说科级、县级，就是弄个正股级，怕也
难。经不住她妈见天唠叨，见猪骂猪、见狗骂狗地
指桑骂槐，尤其是大过年的，他竟然像“守先人灵
堂”一样把温如风守了一个正月，气得她就毫不犹
豫地离开了。

县城跟镇上完全是两个概念，好玩的地方多
了去了。加上自己上班以外无事一身轻，就整天跟
同学同事看电影、唱歌、跳舞，活得从来没有这样轻
松快意过。才来一个月，新歌就学了七八首，这在
北斗镇是想都没法想的事。镇上天一黑就是喝酒、
打牌、睡觉，再没有别的娱乐。跟安北斗初谈恋爱
时，她也爱上阳山冠看星星。看着看着，捏手、抚
摸、拥抱、接吻，再“天当盖顶地当床”地满地打着
滚，的确很是浪漫过。有一夜，两人疯张得裙子、乳
罩、短裤、汗衫都让猛然刮来的一阵狂风吹到崖下
了，他们是裹着树叶做亚当、夏娃状下的山，也算
是幸福了好几年吧。后来有了女儿，她就再懒得上
山受风挨冻了。可安北斗仍是乐此不疲。这在满镇
人看来，就是个疯子，是个不务正业者，并且九牛拉
不回。进县城后，她有时虽然也想女儿，可打小就不
让孩子到卫生院里玩，怕染病，一直住在姥姥家，对
自己也无所谓，平常通通电话，心里也就安然了。对
安北斗，就更无所谓了，大概与人们说的婚姻危险
期有关吧，他们也刚好到了“七年之痒”阶段。

一天下午快下班时，她正给一个病人拔吊针，
安北斗来了。人明显有些消瘦，眼窝陷下去两个深
坑。她从电话里早听她妈唠叨过叫驴摔死闹的风
波。县城人也都知道，并且传得更凶，说镇政府的
大门都让棺材堵了。她妈说，人家都怕沾手，就他
安北斗在那里颠前扑后地出风头、当傻子。连死人
都是他从沟底背上来的，污血染了一身。杨艳梅见
过尸体，还上过解剖课，倒是不像她妈那样怕死
人。她妈还在电话里告状说，安北斗就这样表现，
家属仍不满意，拳打脚踢不上算，还把他脑壳差点
摁进棺材里吻了死尸。她觉得这个男人的确活得太
窝囊，把干部当成这样，都没听说过。可人毕竟是
看自己来了，她就把晚上约好的到歌厅练歌的事推
了，先陪他到酒店吃了一顿饭。

这顿饭吃得很是别扭，相互之间也似乎找不
到什么共同话题了。她只特意给他点了驴皮冻，那
还是他们结婚前，专门上县拍婚纱照时吃过的一道
菜。她记得他特别喜欢。可今天，他一筷子都没动，
只闷住头，愣吃白米饭就土豆丝。她突然意识到，
可能是与叫驴之间犯了忌讳。听说叫驴最后高度腐
烂，县防疫站都去做了全面消杀。

她希望他问一问借调的事，但他始终没有涉
及。记得那次进城他们就住在这家酒店，晚上都十
一点多了，外面还人头攒动，夜市上的烟火气不断。
附近镭射影厅的打杀声和歌舞厅里《纤夫的爱》的
歌声此起彼伏。不似乡间，天一黑，多数人就上炕
了。她记得自己还说了一句：“北斗，咱们将来要是
能来县城工作就好了！”他也很是兴奋地答应：“只
要你喜欢，咱就努力！”这一努力就是八年，他还努
力到村里蹲坑、沟里背死尸去了。

“习惯吗？吃住都咋弄的？”他终于问了一句。
“吃在大灶上，挺好。住的是临时宿舍，三人一

间，先凑合吧！”
吃完饭，他们在酒店开了房。登记时，他刻意

要了八年前住过的那一间。房已重新装修，明显比
过去上档次许多，价钱也翻了几倍，可感觉似乎比
过去冰凉不少。夫妻之间的生活该办的也办了，可
办得很是像办事走程序、过流程。不像第一次来，
先嫌两张单人床太窄，合并到一起，结果把她还光
溜溜地从床缝里跌到了地上。后来嫌床上不得劲，
又把被子铺到地毯上了。再后来，隔壁人嫌他们闹
腾得太欢，不停地敲墙，他们又不得不把被子移到
卫生间里窝蜷着继续。总之，外面夜市闹了半夜，
他们也折腾了一晚上。那次在县城一共住了五天。
办离店手续时，人家硬让他们赔了五十块钱，说是
床前横着的长条凳腿劈了，断茬印痕是新的。安北
斗也没好抵赖，交了赔款，就赶紧跟她低头溜了。

今晚同样是两张床，他们也没朝一起挪。走完
程序，她就上另一张床独自睡了。她听见他在床上
翻了几翻，大概是太累，也睡了。人与人之间的感
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恋爱时，就觉得天下人都没
有对方可爱。尤其是他对天文的痴迷，简直可以叫
超凡脱俗。那时两人挎着胳膊，走在镇上，她只觉
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公主，而他自然就是那
个白马王子了。记得那时，她不仅喜欢他迟早挎着
照相机、扛着望远镜的样子，连自己，也是喜欢帮他
挎着扛着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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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报纸看得这么认真？”
高天坐在总控制室里，录像的效
果不太好，看不清福小看的是哪
家报纸。

福小把报纸头版举起来，红色
的“京华晚报”报头出现在镜头里。

“今晚在酒桌上，有个哥们儿
跟我说，有篇文章写得好。我一
看，那不是你老乡嘛。要不，方便
的时候我们请他吃个饭，一块儿
聊聊？”

“要请你请，别拉上我。”
“你不出面，人家认我是哪山

的猴子？”
福小又回头看《到世界去》。

初平阳要卖大和堂。
“福小，”高天说，“我刚想了

一路，决定了，以后不再计较天送
的身份。”

福小回头看了摄像头一眼。
高天说：“我把他当亲儿子

养。”
福小说：“不必了。”
“我都妥协成这样，你还不满

意？”
“满意。我很满意。”福小说，

开始在手机里找初平阳的号码，
“天送没那个福气。我要带他回老
家了。”

“你想回家看看也好，打个报
告我就批你的假。想在家待多
久？”

“下半辈子。”
“多久？”
初平阳的电话通了。福小说：

“平阳，在花街？”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初

平阳说，“我在南大街，跟朋友喝
茶呢。”

“大和堂我想买。”
“你要大和堂干吗？”
“天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

在河边，”福小说，她担心电梯里
信号不好，尽力将声音放大，“推
开窗户就能看见运河，推开门就能
走到水边。”她停下来，初平阳那
边也是空白。福小听见一个女声
问初平阳，谁？也想买大和堂？平
阳，你在和谁说话？福小把手机换
到另一只耳朵前，说：“我想回去
了，平阳。我不能一直逃下去。”

初平阳点点头说：“福小，我
懂。”他抬起头看天，看不见星星
在哪里。酒吧的霓虹灯一照，天就
显得脏兮兮地阴沉，仿佛只要一个
霹雳就可以随时下起雷雨。“我考
虑一下。天送好吗？”

“好。很乖。现在一个人在家
睡觉。”福小说，眼睛开始酸涩，她
以为再谈起这件事自己不会再哭
的，“我不想让他这么小就跟着我
漂。他得有个户口，有稳定的家，

安安心心地去上学。爸妈年纪也
大了，身边得有人照应了。”

“嗯，我明白。”
接着，初平阳在电话里听见

一个男声说：“福小，你真打算回
老家？北京户口我不是有嘛！”而
福小在电话里听见的是那个女声
在问初平阳：“福小？是那个秦福
小吗？”

夜 归

他 从 拥 挤 的 人 群 里 看 见 父

亲。他们围在出站口的铁栅栏门

边，接客的，拉客的，大旅馆的服

务员，小旅馆的老板和老板娘，开

出租车的，蹬人力三轮的，骑电动

摩托的，亲人、朋友和乞丐，父亲

踮着脚，脖子越伸越长，想从众多

人头里冒出来，他的火车头棉帽

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摇晃着十年前

的光。这帽子是他硕士毕业后，工

作第一年给父亲买的。他带父亲

在商场里逛，想买一个时髦洋气的

棉帽子，父亲看中的还是火车头栽

绒帽，厚，重，戴在头上心里踏实。

这个除夕夜，天不好，昏昏沉沉地

不太平，随时可能飘下雪花。下车

的人很多，他和老婆孩子从背光的

通道里走出来，父亲无论把脚踮得

多高都不可能看到他们。

父亲搓着手说：

———回来了啊。

———晚了半小时。他说。

正常这趟车晚上九点到站，因

为是普快，其实相当于慢车，见着

像样的车都得让道，晚了半小时才

到。父亲的脚踮了至少半小时。他

发现三年不见，父亲又变矮了。

老婆叫一声：

———爸。

———冻坏了吧你们？今年冬

天冷得邪乎。父亲说，伸出手要抱

一下孙子，来，牛牛，给爷爷看看

冻着了没有。

孩子被老婆抱着，歪着小脑袋

刚醒过来，对这个陌生的开阔世界

还没回过神来。车站前的广场很

大，寒风浩荡。几天前下了场大雪，

一垛垛堆在广场边缘。白天化过雪

的地方结了冰，经过的人颤颤巍

巍。孩子看见一个陌生的老人向自

己伸出手，吓得哇地哭起来。

———牛顿乖，不哭。老婆颠着

哄孩子，爷爷就是想看看咱们宝

贝牛顿。

———牛，顿。父亲为了这个转

折一口气差点没接上来。牛顿，爷

爷就是看看你，那爷爷回家再抱

你。不哭不哭。

牛牛是当初父亲给孩子取的

小名。父亲说，贱名好养，这名字

听着身体就好，精神。都定了，临

到孩子出生，他老婆不乐意了，牛

牛？土死了！心眼歪的人没准会叫

咱儿子“小鸡鸡”呢，不能叫。坚决

不能叫。他熬了几个通宵终于想出

了两全之策，叫“牛顿”。老婆才满

意，跟巨人同名，这多敞亮。

———邻居有个孩子叫牛牛。

他跟父亲说，就改牛顿了。

———牛顿好。父亲笑了笑，

说，这名字好。回家得跟你妈说

说，她不知道牛顿是谁。牛顿不

哭，爷爷这就带你坐车回家。

父 亲 租 了 邻 居 的 昌 河 面 包

车，开车的是邻居的儿子天北，他

念大学那年这小子刚出生，小脸皱

得像核桃。论辈分，天北得叫他

叔。来之前他跟父亲说，没必要租

车，他直接打个车回去就行了，这

么空车来再跑回去太折腾。父亲一

定要来接，他说这几年变化大，县

城变化大村里变化也大，河流填平

了田地里建起了房子路也改道重

修了，大晚上的，雪重路滑，你回

来都摸不着家门。还带着媳妇和宝

贝孙子，冻坏了可不行。那就接

吧。他对回家的路的确没太大把

握，头脑里的路都在太阳底下，不

管拐多少个弯，总能明晃晃地从火

车站通到家门口；那是三年前的

路，乃至三年之前的很多年前的

路，比如他在县二中念书的回家的

路；现在从北京回老家的火车突然

改到白天了，一大早从北京西站出

发，晚上九点到县城，下了车他看

到的只能是黑路。黑夜里他不敢确

定能准确地走上正道。

变化很大，火车站这一带就

很大。过去没这么多人在除夕夜回

家，谁会赶着在团圆之前才往家

赶？也没这么多人堵在出站口，都

回家过年了，谁会放着年夜饭不吃

跑这里冰天雪地地挣那几块钱？不

是不缺钱，是这钱不能挣。大过年

的，没钱也得好好过，都这么想。

现在变了，鞭炮声已经远远近近地

响起来，他们还围在这里想再赚一

点儿。他觉得这是个好事，陈旧的

脑袋瓜子终于开窍了。

（未完待续）


